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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鸟”一词本来指那些在
夏末秋初时由繁殖地南迁到度
冬地，在春天时由度冬地北返回
到繁殖地的鸟类，而近年来，“候
鸟”又被赋予了一层新的意思，
那些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在外地
打工，每年暑期由家人送到父母
身边过暑假，开学时再返乡上学
的孩子，也被形象地比作“候
鸟”。很多小“候鸟”一年当中也
许只有暑期才能和父母呆在一
起这么长时间，或许等待放假是
他们最盼望的事情，搭上开往团
聚的列车是他们最享受的一次
旅行。

K1281次列车由济南站始
发，终到深圳东，平时上座率并
不高，但每到暑期开始和结束的
时候，因为列车经过菏泽、商丘、
亳州、阜阳这几个民工较为集中
的地区，几乎趟趟都超员，成为
留守儿童的专列。在最多的时
候，一列车上有近400个儿童，因
此K1281次列车也被车上的工作
人员称为流动的“幼儿园。”

7月16日，记者跟随列车工
作人员踏上这列孩子们心中驶
向父母的K1281次列车，感受“候
鸟”南飞时车上那种期望。

一位妇女用绳拴着7

个孩子，跟葫芦娃似的

餐车服务员曹晓琳平时出
车除了帮着厨师准备乘客盒饭
外，就是给为数不多的来餐车吃
饭的乘客准备套餐。虽然很忙，
但一般都不至于让她晕头转向。
而7月4号那次出车，餐车的情况
可把曹晓琳给震住了，“4号那趟
车上的人，比现在多多了，餐车
里基本都是孩子，跟幼儿园下课
了一样，到处是孩子的哭闹声。”

曹晓琳告诉记者，4号那次
出车从济南站出来虽然没有像
现在这么挤，但当列车进入菏泽
站时，蜂拥而入的孩子一下子把
K1281给挤满了。“到处都是孩
子，你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有
哭的，有笑的，还有大声叫的，反
正当时我的脑袋都快被吵蒙
了。”夜里，一位40来岁的男子给
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男子当时
一人带了三个孩子，“一个大男
人带了三个孩子急得满头大汗，
根本顾不过来，孩子还又哭又闹
的。”曹晓琳一边说一边站起来
指出当时男子所在的位置。最
后，曹晓琳和餐车的同事一起帮
着他哄孩子，才让他缓过劲来。

说起4号那次出车，副车长
薛明说起一件可能他这辈子都
不会忘记的场景：当时列车从亳
州站开出不久，薛明正在车厢里
巡视，13号车厢一位中年妇女用
细麻绳绑着7个孩子的手腕，这
车厢的眼光都集中在这位中年
妇女身上。“可能发现所有人都
在看她，她自己当时也非常紧
张。”经过询问，薛明得知，7个孩
子中有2个是她自己的，其他孩
子的父母也都在深圳打工，她趁
暑假回来带自己的孩子，结果家
里在深圳打工的亲戚都让她帮
着带过去。“一位妇女带7个孩
子，还用绳拴着手腕，跟葫芦娃
似的，这场景我估计一辈子都忘
不了。”

暑运高峰期，列车

就是流动的“幼儿园”

下午3点半，列车到达菏泽
站后，车上放假的大学生都已下
得差不多了。站台上的学生还在
慢慢悠悠地出站时，从地下通道
涌上来的乘客，迅速将还没来得
及空旷的站台再次挤满。记者注
意到，大部分成年人手里都至少
领着一个孩子，他们在车门前挤
成一团，急切地想上车，车门旁
的乘务员一遍又一遍地喊：“请
排好队，别挤着孩子。”

在车开到山东的最后一站
曹县站，这样的场景再一次重
演，甚至更厉害。车长高磊告诉
记者，这次上的孩子比上次少多
了，4号那天他们统计了一下，车
上最多时有400多个孩子。“一到
暑运高峰期，整个K1281就是一
个流动的幼儿园。”高磊形象地

比喻道。
当车驶离曹县站后，记者在

9号卧铺车上认识了第一次送外
孙到深圳和父母团聚的陆先生。
陆先生今年62岁，是第一次坐车
去深圳。“我要不是送他去，我也
懒得跑那么远。”说着陆先生转
身看了一眼一直趴在车窗上往
外看的小外孙。谈话中，陆先生
告诉记者，自己四个孩子都在深

圳上班，这个外孙是大女儿的，
孩子在家里跟着爷爷奶奶上学，
一年见爸妈不超过3次，“暑假是
能呆在一起最长的时间了。”

谈话中，陆先生的手机一
直响个不停，都是女儿打来的。
女儿关心他有没有上车，有没
有安顿好。而在一旁的外孙则
一直安静地看着车窗外，时不
时回过头来问，“咱们还有多长

时间能到深圳”，然后又安静地
看着窗外，不多说一句话。“孩
子一直以来都不爱说话，没事
时都非常安静。”

像陆先生这样经济状况好
点的，一般都会选择坐卧铺去深
圳，然而大部分送孩子去深圳的
人还是选择坐硬座。在11号车厢
的邵女士带着儿子和嫂子家的
一个小孙子、一个小孙女，去深

圳和家人团聚。邵女士的儿子叫
国权，今年11岁，上4年级；嫂子
孙子和孙女都是第一次去深圳。

邵女士的丈夫在深圳打工
已经15年了，每年都很少回家。
以前孩子小的时候夫妻俩带他
住在深圳，但长大上学后就又送
回曹县老家了。“这几年都没带
他去过深圳，今年暑假就想着带
他去看看，见见世面。”在和邵女
士的谈话过程中，国权让妈妈给
他买了一副扑克牌，和自己的小
侄女玩了起来。而一旁的小侄子
则不愿意和他们一起打牌，时不
时还像个小大人一样，教育着自
己的妹妹。相比国权一直把笑容
挂在脸上，他的小侄子则一直把
脸贴在玻璃上，一副心事重重的
样子看着车外。

孩子意外被烫伤，

列车员乘客贴心帮助

列车离开阜阳站后不久，一
位满脸汗珠的母亲匆忙来到餐
车说，自己的孩子在15车不小心
被开水烫伤了，需要帮助，列车
员随即带她去列车广播室拿药。
广播员李馨在列车上除了负责
一般的广播外，还负责在车上处
理类似烫伤这种突发伤害事件。

李馨在听到有孩子被烫伤
后，立刻背着医药箱和孩子的
母亲赶到15车。在赶往15车的
路上，一位退休多年的医务工
作者听到这事，也急忙赶了过
来。在看到孩子的腿被烫得红
了一片后，好心乘客立刻拿出
风油精让孩子的妈妈给孩子轻
轻地涂抹上，又告诫孩子的母
亲一些注意事项，让她千万注
意孩子的安全。觉得自己做的
事不值得一提，这位好心的乘
客一直不愿透露自己的名字，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这点事不
值一提，谁出门在外没有一点
麻烦事呢，能帮就伸把手呗。”

孩子的母亲叫王素琴，和丈
夫两个人在深圳工作3年多了，
孩子一直在家里跟着老人，今年
暑假特意将孩子接到深圳过一
段时间。“都怪我不好，没看好孩
子。”王素琴一直在责怪自己的
粗心大意。

李馨说，最近车上的孩子特
别多，时不时就会出现各种小意
外，“我这医药箱备着的药比以
前多了很多，就怕孩子不老实出
点什么意外。”但有时孩子的家
长还是比较粗心，一些调皮点的
孩子经常在车上磕着碰着。

列车长高磊表示，因为最近
车上孩子特别多，他每次出车前
都会要求列车员在车上一定要
十分小心，“我们最近出车都会
在广播上提醒孩子家长注意孩
子安全，我们巡视车厢的频次
也增加了很多，但还是有些家
长粗心大意。”

列 车 行 驶 到 河 南 潢川站
后，上车的孩子比前几站少了很
多，车上孩子的欢闹声因为入
夜也少了很多，孩子们开始入
睡，列车则离深圳越来越近，或
许在睡梦中，这些小“候鸟”已经
梦到了和自己父母团聚的场
景……

记者手记

孩子的安全

一刻都不能大意

每年一到暑期，各种类型的
的儿童安全事故几乎每天都在
发生，而农村留守儿童的人身安
全问题则每年都非常严峻。

这次记者跟随K1281次列车
采访去南方跟父母团聚的小“候
鸟”，然而在车上记者看到，即使
父母在身边，车上孩子的安全问
题也不容忽视。由于K1281次列
车经过的地区人口密集，客流量
非常大，车上非常拥挤，但一些
孩子还是在车上来回跑动打闹。

记者多次在车厢连接处看
到一些家长让只有五六岁的孩
子独自去接热水、端泡面，如果

车身一晃动，很容易被热水烫
伤。而一些家长对此却不以为
意，甚至对好心人的提醒很是反
感。车上一位旅客的孩子被烫伤，
车厢内的其他旅客一点也没有表
现出警觉，独自去打热水的孩子
穿来穿去，这些都说明许多家长
在保护孩子的人身安全方面，意
识非常淡薄，甚至是不负责任。

这也从侧面解释，为何每年
留守儿童安全问题尤其是暑期
安全问题频出。当孩子的家长对
自己孩子都是如此不上心，其他
外部条件再完善，也解决不了孩
子的安全问题。

车上突然有孩子被热水烫伤，列车员闻讯赶忙来送药。一到暑假，小“候鸟”们就乘火车奔赴南方和父母团聚。

列车员帮助旅客将孩子送上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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